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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
京
的
文
獻
出
版
社
門
市
部
買
到

一
本
︽
風
華
絕
代
王
丹
鳳
︾
畫
冊
。
只

此
一
本
，
而
且
有
點
殘
舊
。
但
這
是
一

本
十
分
珍
貴
的
畫
冊
，
想
是
由
王
丹
鳳

提
供
數
十
年
的
老
照
片
刊
印
。
使
我
們

不
僅
可
以
看
到
王
丹
鳳
從
影
近
半
個
世
紀

的
風
采
，
也
可
以
見
到
許
多
影
星
的
老
照

片
。王

丹
鳳
今
年
剛
滿
九
十
歲
，
絕
代
風

華
，
美
人
遲
暮
。
如
果
今
天
相
遇
，
我
仍

然
會
認
得
出
她
。

王
丹
鳳
是
我
的
偶
像
。
在
我
唸
大
學
的

青
年
時
代
，
就
對
她
深
有
印
象
。
到
了
她

再
次
來
港
定
居
，
並
多
次
當
選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常
委
，
我
在
北
京
開﹁
兩
會﹂
的

時
候
，
由
於
同
是
香
港
人
大
、
政
協
的
關

係
，
便
在
北
京
認
識
了
她
和
她
的
夫
婿
柳

和
清
先
生
。
回
到
香
港
，
他
倆
有
一
次
單

獨
請
我
吃
飯
，
地
點
就
是
銅
鑼
灣
原
樂
聲

戲
院
大
廈
樓
上
的
功
德
林
素
菜
館
。

他
們
夫
婦
一
九
八
九
年
定
居
香
港
，
白
手
興
家
，

居
然
在
香
港
餐
飲
業
中
闖
出
名
堂
。
創
辦
了
兩
家
素

食
店
，
而
且
生
意
興
隆
，
大
獲
成
功
。

後
來
他
倆
鳥
倦
知
還
。
畢
竟
上
海
是
他
們
的
老

家
，
於
是
又
毅
然
結
束
在
香
港
蒸
蒸
日
上
的
素
菜
館

生
意
，
回
到
上
海
定
居
。

這
部
影
集
收
集
到
逾
百
的
滬
港
紅
星
與
王
丹
鳳
合

照
的
相
片
，
相
當
難
得
。
其
中
有
許
多
在
近
年
已
經

陸
續
作
古
，
令
我
們
這
些
老
人
看
來
，
不
勝
唏
噓
。

但
仍
有
不
少
耄
耋
之
年
的
老
影
星
，
如
陳
雲
裳
，
今

年
已
九
十
五
歲
；
如
秦
怡
，
也
應
已
年
逾
九
十
。

王
丹
鳳
自
稱
，
學
生
時
代
就
非
常
愛
看
電
影
，
胡

蝶
、
周
璇
是
她
的
偶
像
，
而
且
收
集
許
多
電
影
明
星

的
照
片
，﹁
貼
滿
整
整
一
個
房
間﹂
。
少
女
時
代
的

她
，
就
嚮
往
當
電
影
明
星
。
後
來
心
想
事
成
，
經
人

介
紹
認
識
了
大
導
演
朱
石
麟
，
從
此
走
上
從
影
的
道

路
。
而
王
丹
鳳
的
藝
名
，
也
是
朱
導
演
為
她
起
的
。

王
丹
鳳
從
影
六
十
多
年
，
演
了
許
多
令
人
難
忘
的

影
片
。
而
且
她
為
人
正
派
，
一
九
五
一
年
與
柳
和
清

結
婚
，
至
今
六
十
多
年
，
夫
妻
情
篤
。
柳
和
清
也
是

出
身
電
影
世
家
，
父
親
柳
中
亮
和
叔
父
柳
中
浩
早
年

創
立
國
泰
影
業
公
司
、
大
同
影
業
公
司
。
他
倆
解
放

後
遇
到
不
少
政
治
運
動
，
下
鄉
下
廠
，
彼
此
都
是
相

望
相
隨
，
忠
於
愛
情
，
矢
志
不
渝
。

風華絕代王丹鳳

公
元
二
零
一
四
年
，
對
應
中
國
干
支
紀
年

歲
次
甲
午
，
午
生
肖
屬
馬
，
下
一
年
是
乙

未
，
生
肖
屬
羊
。
還
有
兩
個
月
才
到
農
曆
大

年
初
一
，
那
時
已
經
是
二
月
下
旬
，
若
以
二

十
四
節
氣
算
，
則
過
了
立
春
已
是
羊
年
。
我

們
一
般
日
用
，
則
只
需
知
道
一
月
上
旬
以
前
，
必

屬
前
一
年
；
二
月
下
旬
必
定
過
了
立
春
和
大
年
初

一
。今

年
馬
年
，
香
港
人
有
兩
個
多
月
身
心
都
處
於

煩
躁
不
安
的
狀
態
，
但
市
面
上
的
︽
馬
年
運
程
︾

沒
有
一
部
能
夠
預
言
。
乙
未
羊
年
快
要
來
臨
，
善

男
信
女
又
要
擔
心
羊
年
誰
人﹁
犯
太
歲﹂
。
我
在

十
多
年
前
就
出
版
了
一
部
︽
踢
爆
流
年
運
程
︾
，

但
這
部
小
冊
的
命
運
有
似
︽
破
解
閏
八
月
劫
數
︾

的
坎
坷
。
年
近
歲
晚
，
不
如
談
談
干
支
。

十
天
干
是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
當
中
幾

個
字
的
廣
府
讀
音
要
講
一
下
，﹁
戊﹂
讀
如

﹁
務﹂
而
不
是﹁
茂﹂
；﹁
壬﹂
讀
如﹁
淫﹂
，

﹁
賃
﹂
是
俗
讀
；
﹁
癸
﹂
讀
﹁
貴
﹂
不
讀

﹁
葵﹂
。
十
二
地
支
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
卯﹂
讀
如﹁
牡﹂
，﹁
巳﹂
讀
如

﹁
自﹂
，﹁
戌﹂
讀
如﹁
恤﹂
不
讀﹁
庶﹂
。
干

支
中
，
己
和
巳
形
似
，
戊
和
戌
亦
形
似
。
小
時
候

學
過
口
訣
：﹁
開
口
己
，
半
口
已
，
埋
口
巳
。﹂
又
云
：

﹁
橫
戌
，
點
戍
，
戊
中
空
。﹂
先
前
有
香
港
某
大
學
有
一
位

聲
稱
研
究
宋
代
歷
史
的
教
職
員
，
接
受
電
視
台
訪
問
，
談
到

﹁
甲
戌﹂
這
個
干
支
紀
年
，
居
然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的
讀
成

﹁
甲
庶﹂
而
不
是﹁
甲
恤﹂
！

世
道
真
是
變
了
！
此
君
說
得
一
口
流
俐
的
廣
府
話
，
難
道

在
他
求
學
和
做
研
究
的
漫
長
歲
月
之
中
，
不
曾
聽
過
師
長
講

清
末
的﹁
戊
戌
政
變﹂
？
怎
麼
會﹁
橫
戌
點
戍﹂
不
分
？
難

怪
今
天
香
港
有
這
麼
多
大
學
教
師
、
大
學
學
生
竟
然
可
以
胸

無
點
墨
了
。

言
歸
正
傳
，
甚
麼
人
將
在
乙
未
年
犯
太
歲
？

天
干
甲
乙
屬
木
、
丙
丁
屬
火
、
戊
己
屬
土
、
庚
辛
屬
金
、

壬
癸
屬
水
。
木
火
土
金
水
順
序
相
生
，
隔
一
相
剋
。
甲
丙
戊

庚
壬
屬
陽
，
乙
丁
己
辛
癸
屬
陰
，
陽
剋
陽
、
陰
剋
陰
為
重
，

陽
剋
陰
、
陰
剋
陽
為
輕
。
乙
木
剋
己
土
、
辛
金
剋
乙
木
為

重
。
這
個
叫﹁
天
剋﹂
。

地
支
子
︵
鼠
︶
午
︵
馬
︶
相
衝
，
丑
︵
牛
︶
未
︵
羊
︶
相

衝
，
餘
下
寅
︵
虎
︶
申
︵
猴
︶
、
卯
︵
兔
︶
酉
︵
雞
︶
、
辰

︵
龍
︶
戌
︵
狗
︶
、
巳
︵
蛇
︶
亥
︵
豬
︶
都
相
衝
。
這
個
叫

﹁
地
衝﹂
。

犯
太
歲
必
須
要﹁
天
剋
地
衝﹂
。
辛
丑
年
︵
一
九
六

一
︶
出
生
的
人
，
明
年
二
零
一
五
就﹁
年
柱﹂
犯
太
歲
。

而
年
、
月
、
日
、
時
四
柱
有
己
丑
︵
二
零
零
九
︶
，
就
是

太
歲
犯
你
。
簡
而
言
之
，
虛
齡
五
十
五
的
人﹁
年
柱
犯
太

歲﹂
，
虛
齡
七
歲
則﹁
太
歲
犯
年
柱﹂
。
各
種
天
剋
地
衝
裡

面

，

以

﹁
日
犯
歲

君﹂
為
最

重
，
即
是

辛
丑
日
出

生
的
人
，

明
年
乙
未

年﹁
日
犯

歲
君﹂
。

乙未誰人犯太歲？

閒
來
無
事
，
小
狸
發
現
電
視
正
處
在
極
度
的
憂

傷
之
中
。

話
還
要
從
著
名
的
市
場
調
研
公
司
尼
爾
森
近
日

發
佈
的
一
個
調
查
報
告
說
起
：
美
國
人
觀
看
數
字

視
頻
的
時
間
正
在
增
長
，
而
傳
統
電
視
的
觀
看
量

卻
有
所
下
滑
。

中
國
也
一
樣
。
不
久
前
，﹁
優
酷﹂
曾
對
外
宣
佈
，

其
多
屏
日
播
放
量
突
破
六
億
，
相
當
於
每
位
中
國
視
頻

用
戶
︵
截
至
二○

一
四
年
六
月
為
四
點
三
九
億
︶
每
天

在﹁
優
酷﹂
觀
看
一
點
四
個
視
頻
。

應
該
承
認
，
隨
着
互
聯
網
的
普
及
，
現
在
確
實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選
擇
在
線
看
視
頻
，
而
不
再
受
制
於
有
線

電
視
的
播
出
時
間
表
，
或
再
忍
受
廣
告
插
入
的
隨
時
煩

惱
了
。
小
狸
還
發
現
：
如
今
，
即
使
是
打
開
電
視
的

人
，
也
不
一
定
是
在
看
電
視
台
的
節
目
了
。
寬
帶
的
普

及
和
提
速
，
使
人
們
可
以
用
各
種
高
清
盒
子
在
電
視
上

看
網
絡
視
頻
，
電
視
機
在
某
些
觀
眾
眼
裡
，
現
在
已
經

淪
為
一
個
單
純
的
顯
示
器
了
。

曾
經
一
家
獨
大
的
電
視
啊
，
你
們
當
然
應
該
為
此
而﹁
憂
傷﹂

了
。但

與
此
同
時
，
小
狸
也
還
是
發
現
，
就
在
這﹁
被
革
了
命﹂
的

滿
目
憂
傷
中
，
也
還
是
有
一
些
無
比
堅
強
的
電
視
人
，
他
們
正
在

痛
定
思
痛
，
他
們
不
再
追
求
屏
幕
尺
寸
的
增
加
或
清
晰
度
的
增

加
，
他
們
要﹁
自
己
革
自
己
的
命﹂
，
他
們
要
發
展
，
他
們
要
創

新
…
…

因
此
，
現
在
的
滿
目
憂
傷
中
，
也
還
是
有
一
些
閃
亮
的
眼
淚
在

飛
。例

如
智
能
電
視
的
興
起
，
既
是
當
下
彩
電
行
業
的
一
個
興
奮

點
。
實
際
上
，
從
去
年
開
始
，
智
能
電
視
的
新
浪
潮
就
一
波
又
一

波
地
不
斷
向
彩
電
市
場
洶
湧
而
來
。
僅
以
其
操
控
配
件
而
言
，
眾

多
廠
家
即
先
後
發
佈
了
智
能
單
鍵
式
遙
控
器
、
聲
控
式
遙
控
器

等
，
整
體
優
化
了
遙
控
器
與
彩
電
的
交
互
方
式
，
也
助
推
了
智
能

電
視
產
業
的
發
展
。
如
今
，
智
能
電
視
已
經
實
現
了
與
智
能
手

機
、
平
板
電
腦
的
互
聯
，
正
在
向
成
為
數
字
家
庭
控
制
中
心
的
方

向
發
展
。

還
有
雲
電
視
。
例
如
創
維
的
雲
健
康
電
視
，
它
利
用
雲
計
算
技

術
，
能
在
電
視
上
進
行
體
重
、
脂
肪
、
血
壓
等
健
康
測
試
，
還
能

通
過
雲
平
台
實
現
對
健
康
數
據
的
分
析
管
理
，
從
而
為
家
庭
成
員

制
定
健
康
計
劃
等
。
這
個
雲
平
台
，
實
際
上
是
創
維
公
司
的
數
據

中
心
，
這
也
就
是
說
，
原
本
可
以
放
在
家
裡
用
作
數
據
中
心
的
電

腦
，
現
在
用
戶
可
以﹁
外
包﹂
給
創
維
公
司
了
。

創
意
無
限
則
憂
傷
不
再
。
小
狸
衷
心
地
祝
中
國
的
電
視
人
開
開

心
心
，
再
接
再
厲
。

電視的憂傷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電
視
台
剛
做
了
一
個
連
續
兩
集
的
特
輯
名
叫

︿
廣
東
歌
已
死
？
﹀
，
講
到
廣
東
歌
在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最
興
旺
，
如
今
進
入
衰
退
期
，

當
中
探
討
了
許
多
問
題
。
我
有
感
而
發
，
想
到

其
中
一
個
死
因
，
可
能
是
填
詞
水
平
。

我
最
近
參
加
了
一
個
純
玩
音
樂
的
歌
唱
班
，
大

家
選
了
一
首
時
代
曲
公
開
合
唱
，
該
曲
曲
調
旋
律

豐
富
，
充
分
表
現
出
年
輕
寫
曲
人
的
天
分
，
所
以

每
年
的
特
定
節
日
都
成
天
地
在
各
媒
體
播
放
。
但

在
記
歌
詞
時
就
十
分
困
難
了
，
要
牢
記
內
容
時
才

深
深
發
覺
這
歌
的
詞
填
得
極
為
彆
扭
，
文
句
不

通
，
用
詞
不
當
，
濫
加
疊
詞
，
錯
用
詞
語
，
意
思

牽
強
，
要
背
誦
這
樣
苦
澀
的
歌
詞
極
為
辛
苦
。
也

有
一
些
廣
東
歌
的
歌
詞
連
平
仄
也
不
準
，
心
中
不

禁
感
慨
，
這
也
可
以
稱
為
填
詞
人
，
難
怪
香
港
的

廣
東
歌
已
死
，
這
些
作
品
也
見
證
了
香
港
的
中
文

已
死
。

在
網
上
常
看
到
年
輕
人
問
：﹁
為
何
現
在
的
歌

沒
以
前
的
舊
歌
那
麼
動
聽
呢
？﹂

一
首
歌
曲
是
否
感
人
，
除
了
旋
律
外
，
歌
詞
能

否
觸
動
人
心
，
押
韻
是
否
準
確
，
是
否
易
於
上

口
，
都
是
重
要
的
元
素
。

有
歌
唱
界
人
士
慨
歎
，
隨
着
名
填
詞
人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去

世
，
香
港
填
詞
界
接
班
無
人
，
難
以
起
死
回
生
。

我
的
手
機
有
一
個
群
組
，
聚
合
了
一
群
讀
中
國
文
學
，
修

讀
詩
詞
歌
賦
的
朋
友
，
他
們
在
遊
山
玩
水
、
心
有
感
觸
時
，

便
舞
文
弄
墨
，
吟
詩
作
對
。
我
不
禁
想
，
香
港
有
好
大
群
中

文
造
詣
高
的
人
啊
，
多
間
大
專
院
校
也
開
設
有
中
國
文
學

系
，
學
習
寫
詩
填
詞
，
雖
然
並
非
所
有
文
學
系
的
學
生
也
有

音
樂
天
才
，
總
有
不
少
年
輕
人
熱
愛
不
同
的
音
樂
，
中
文
系

何
不
開
設
歌
曲
填
詞
班
？
一
定
吸
引
不
少
人
修
讀
，
也
可
以

為
音
樂
界
造
就
人
才
。
中
文
系
所
學
的
曲
目
、
戲
曲
，
就
是

古
代
的
音
樂
，
只
是
現
代
的
大
學
教
育
把
曲
、
詞
分
開
，
曲

是
音
樂
系
的
，
詞
是
中
文
系
的
，
平
白
浪
費
了
人
才
。
這
情

況
一
如
粵
劇
，
大
家
還
只
能
停
留
在
唐
滌
生
的
腳
本
上
，
欠

缺
了
接
班
人
，
中
文
系
的
學
科
其
實
可
以
更
多
元
化
。

廣東歌已死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聖
誕
節
的
真
正
意
義
，
在
於
無
私
地
奉

獻
。
聖
經
說
；﹁
神
愛
世
人
，
甚
至
將
他
的

獨
生
子
賜
給
他
們
。﹂
人
們
趁
着
節
日
作
出

小
小
奉
獻
，
包
括
互
相
祝
福
派
禮
物
、
慈
善

機
構
呼
籲
捐
助
貧
苦
家
庭
、
詩
歌
班
冒
寒
在

街
頭
獻
唱
募
款
。

可
惜
，﹁
黑
色
星
期
五﹂
的
瘋
狂
購
物
現
象
，

暴
露
了
人
類
的
貪
婪
和
自
私
，
完
全
破
壞﹁
奉

獻﹂
的
意
義
了
。
難
怪
英
國
前
坎
特
伯
里
大
主
教

痛
心
地
說
：﹁
聖
誕
節
名
存
實
亡
。﹂

英
國
的
聖
誕
節
百
貨
公
司
大
減
價
，
傳
統
上
在

每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最
近
兩
年
美
國
感
恩
節

翌
日
的﹁
黑
色
星
期
五﹂
減
價
風
吹
至
歐
洲
，
英

國
的
商
人
立
即
跟
風
，
結
果
貽
笑
大
方
。

這
一
天
英
國
的
紳
士
淑
女
變
了
臉
。
他
們
為
了

搶
奪
減
價
貨
，
如
電
視
機
、
攝
影
機
、
咖
啡
機
和

廚
房
用
品
等
，
在
百
貨
公
司
和
超
市
大
打
出
手
，

有
人
受
傷
。
其
中T

esco

超
市
曾
經
召
警
十
六
次

要
求
協
助
。

媒
體
譏
諷
：
悠
閒
的
購
物
樂
趣
，
如
今
變
成
了

拚
個
你
死
我
活
的
激
烈
運
動
。
紳
士
淑
女
們
應
該

感
到
羞
恥
。

最
令
英
人
意
難
平
的
是
，
感
恩
節
和﹁
黑
色
星
期
五﹂
均

屬
美
國
節
日
。
媒
體
認
為
，
英
人
為
了
他
國
的
節
日
而
令
自

己
無
尊
嚴
，
失
身
份
，
是
極
大
的
恥
辱
和
悲
哀
。

美
國
慶
祝
父
親
節
和
萬
聖
節
的
風
氣
，
近
年
也
吹
至
歐

洲
。
商
人
為
了
招
攬
生
意
各
出
奇
謀
，
誘
使
消
費
者
作
出
無

節
制
的
消
費
。
英
媒
體
認
為
，
假
如
英
人
希
望
有
多
些
慶
祝

活
動
，
以
增
添
生
活
熱
鬧
氣
氛
和
情
趣
，
何
不
慶
祝
自
己
本

國
的
傳
統
節
日
？

英
國
的
萬
靈
節
︵A

llSoul's
D
ay

︶
早
已
被
遺
忘
。
這
天

像
中
國
的
清
明
節
，
人
們
帶
上
菊
花
或
石
南
花
去
掃
墓
，
再

通
過
彌
撒
和
慶
祝
活
動
來
紀
念
先
人
。
這
個
節
日
，
比
起
美

式
購
物
文
化
有
意
義
得
多
。

萬
聖
節
已
傳
至
中
國
。
有
朝
一
日
感
恩
節
和﹁
黑
色
星
期

五﹂
也
會
來
臨
，
如
何
面
對
？

聖誕節名存實亡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1961年的秋天，我11歲，父親帶我進了一次大
山。
那是個饑荒的年代，蘿蔔、南瓜、土豆這些平
常的蔬菜都成了許多家庭的主食，即便這些蔬
菜，也很快吃光了，人們開始挖野菜、剝樹皮來
吃。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父親決定帶我進大山裡去
尋點吃的。這個大山叫野鬼嶺，離我們家有三十
多里，聽說上面有一片野柿子林和野板栗林，父
親就是衝着這個傳說去的。如果這個時候能去採
點柿子和板栗，那該是多麼好的美味呀！
這天，天矇矇亮，父親就帶我出發了。走哇走
哇，不知走過了多少個村莊，到中午時分，我們
終於來到了野鬼嶺腳下，父親拿出兩個冷紅薯，
我們一個人吃了一個，喝了一點山溪水。歇息了
一會，我們開始進山了。父親帶着我專往那些幽
深的樹林裡鑽，可惜的是大片大片的樹林都只是
普通的雜交林，很難發現有長果子的樹，倒是不
時有野兔從我們面前竄過，驚得我直叫，可惜我
們沒有槍，打不到兔子，沒有打牙祭的口福。
在山裡轉了大半天，總算找到了傳說中的那片
柿子林，可惜的是好大一片柿子林，卻找不到一
個柿子，甚至連一片柿子皮都找不到，只在地上
發現了幾個柿子的蓋蒂，父親惋惜地說：「我們
來晚了，柿子都被人摘光了，唉！只怕那野板栗
林也剩不下一粒板栗囉！」父親雖然有些氣餒，
但還是決定繼續尋找那片野板栗林，想碰碰運
氣。
我們又找哇找哇，轉了個把小時，還是沒找到
那片野板栗林，父親看看天色不早了，決定帶我
返回來路，這當兒，忽然我聽見一絲響動，發現
前面一棵大樹上閃過一隻動物。「猴子！」我驚
叫起來，父親抬起頭看了半天，對我說：「那不
是猴子，是一隻松鼠！」
驀地，父親的眼睛一亮，說：「跟上這隻松
鼠，看牠往哪裡去，聽說松鼠愛吃板栗。」

我們立刻悄悄跟上松鼠。那隻大松鼠大概發現
了我們在跟蹤牠，加快了在樹上跳躍的速度。好
在我和父親加起來有四隻眼睛，始終盯着牠，跟
着牠跑，大概追了十來分鐘，突然松鼠失去了蹤
影，我和父親在周圍四處亂轉起來，忽然，我發
現一棵好大好大的樹，叫道：「爸爸，你看，這
棵樹好大呀！」我和父親來到那棵大樹前，這是
棵幾個人都合抱不攏的大樹，上面茂密的樹枝樹
葉遮蓋了半邊天。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大的樹，
便圍着它轉啊看啊，忽然，我發現大樹上面的軀
幹上好像有個大洞，雖然有些樹枝樹葉遮蓋着，
但還是依稀瞧得出是個大洞。
「爸爸，你蹲下來，我踩在你肩頭爬上去看看
那個樹洞。」
「一個樹洞有什麼看頭？」爸爸有些不願意。
「或許裡面有鳥蛋什麼的，那我們晚飯不就有

着落了！」我胡亂編了個理由。
爸爸同意了，他蹲了下來，我騎到他的脖子

上，爸爸站了起來，我一下長高了許多，可伸開
手，依然離那樹洞前的樹枝差了一截。我想了
想，叫父親把那個隨身帶的鋤頭遞給我，我將鋤
頭掛在較粗的樹枝上，然後順着鋤頭把爬了幾
步，終於，我抓到了樹枝，用力一躍，翻了上
去。現在，那個樹洞就在我眼前了，我正要把手
伸進去，父親說：「春娃，小心裡面有蛇，你還
是先用鋤頭把伸進去探一下。」「哎喲！真是
的，我怎麼沒想到呢？」我把手縮了回來，取下
鋤頭，將鋤把伸進洞裡，驀地，一個動物從洞裡
竄了出來，嚇了我一大跳，父親在下面說：「是
那隻松鼠，看來這是松鼠的窩了。」雖然明確了
是松鼠，可我依然不敢造次，還是用鋤頭把在裡
面探了起來，我感覺裡面像是有一堆光溜溜的像
石子一樣的東西，我放下心來，用手伸進去抓了
一把出來看看：「啊！是板栗，居然還是剝了殼
去了皮的栗子。」
「爸爸，裡面是剝好了的板栗！」我興奮地大

叫，又迫不及待地拿了一粒丟進嘴裡嚼了起來，
「好甜！」我興奮地叫道，還趕緊丟下兩粒，叫
父親也嘗嘗。
父親一邊吃着，一邊也興奮地說：「這一定是

松鼠準備過冬的糧食，你看看，裡面多不多。」
我用手在裡面撥拉了好一陣，約估道：「爸
爸，裡面的栗子好多，只怕有幾十斤呢！」
「謝天謝地，這一下我家有救了。」父親喃喃

地說着，然後甩上來一條布袋，說：「快把裡面
的栗子掏出來裝進布袋裡。」
我正把那栗子大把大把地往外掏着，忽然，那
隻大松鼠不知從那裡又蹦了回來，就立在我旁邊
的樹枝上，瞪着眼看着我，嘴裡還發出「吱吱
吱，嘶嘶嘶」的聲音。
我明白了，松鼠是恨我掏它的食物呢！
我不由得停下了掏栗子的手，我突然間想到了
一個問題：我把松鼠過冬的糧食都拿走了，那到
了冬天，牠不就要餓死了嗎？
我把心裡的話告訴了爸爸，爸爸說：「娃，這
個時候，救人活命要緊，我們可管不了那多！」
「我在學校上學時，老師說過要保護動物！我
要聽老師的話！再說，我們人類總比松鼠有辦法
吧！總會弄到吃的，可松鼠沒有過冬的糧食，就
只有餓死了！」我邊說着，邊甩下布袋，然後一
哧溜，爬下樹來。
父親見我爬下樹來，只有

摸着我的頭說：「春娃，你
心好，將來會有好報的！好
吧，時間也不早了，我們回
去吧！」
我們開始往回走，才走了

幾步，那隻松鼠又出現了，
居然蹦在我們前面的路上，
牠匍匐在地，頭抬起來望着
我們，屁股一撅一撅的，好
像在給我們作揖。
我衝着松鼠叫道：「不用

謝我們，栗子本來就是你辛
辛苦苦勞動得來的嘛！我們
拿你的栗子叫偷！我們可不
想幹偷的壞事！」
我這樣說，那松鼠好像聽

懂了，一下又跳上了大樹，我們又朝前走了百十
米，隱隱約約聽見了前面有山溪嘩嘩的聲音，爸
爸說：「走，我們去喝口水。」
我的「好」字還未說出口，驀地，那隻松鼠不
知從哪裡鑽了出來，一下又跳到我們面前，牠嘴
裡發出「咕咕咕」的聲音，好像在警醒我們什
麼，我和父親停下了腳步，警惕着向四周望去，
忽然，我驚叫了起來，原來在前面不遠的山溪
邊，正蠕動着一條花蟒蛇呢！
這時，只見松鼠往左邊的路上蹦去，我說：
「爸爸，松鼠是在給我們帶路呢！跟着牠走
吧！」就這樣，松鼠在前面蹦着，我們在後面跟
着，大約跟着松鼠走了半個時辰，松鼠突然跳上
一棵大樹轉瞬不見了。我和爸爸抬起頭四處尋覓
着松鼠，驀地，爸爸大叫起來：「哈哈哈！春
娃，我們找到栗子林了。」
我這才定下神來，仔細看了起來，只見四周圍
的樹上，都掛滿了栗子哩！
「是松鼠給我們帶的路。」我衝着爸爸說。
「是啊！我這可相信了，人就是要做善事！老
話說得好，善有善報啊！」爸爸感慨地說。
就是這一片野板栗林，不僅救了我們全家人的

命，還救了我們一村子裡不少人的命呢！

松鼠的板栗

百
家
廊

湯
禮
春

儘
管
匯
豐
控
股
已
到

七
十
元
邊
沿
，
但
股
友

仍
然
不
敢
唱
這
首
歌
，

不
敢
伺
低
吸
納
。
因
為

油
價
大
跌
，
掀
起
商
品

市
場
、
匯
率
市
場
、
金
融
市

場
波
濤
洶
湧
，
最
近
俄
羅
斯

盧
布
暴
跌
，
雖
然
俄
羅
斯
提

高
利
息
但
似
乎
對
匯
價
未
能

止
跌
。
除
因
油
價
暴
跌
影

響
，
還
因
為
受
到
西
方
各
國

的
政
治
制
裁
所
致
。
油
價
暴

跌
，
中
國
似
乎
是
贏
家
，
但

細
想
一
下
，
背
後
亦
有
危

機
，
預
料
明
年
人
民
幣
將
貶

值
，
如
此
一
來
，
有
利
於
出

口
。中

國
的
外
交
政
策
再
不
是

﹁
韜
光
養
晦﹂
而
是﹁
大
有

作
為﹂
。
中
國
總
理
李
克
強

最
近
外
訪
，
一
日
見
十
六
國

領
袖
，
積
極
進
行
外
交
活

動
，
主
要
是
促
進
中
國
與
世

界
各
國
的
合
作
交
流
，
他
與

習
主
席
的
治
國
理
念
獲
得
重

大
成
效
，
大
增
世
界
話
語
權
，
無
論
在

外
交
、
經
濟
方
面
，
大
獲
全
勝
。

由
於
外
匯
市
場
波
動
，
以
及
各
國
對

明
年
經
濟
放
緩
憂
慮
金
融
危
機
出
現
，

中
國
這
邊
風
景
獨
好
，
證
券
市
場
一
片

好
景
，
券
商
捧﹁
一
帶
一
路﹂
的
新
國

策
，
力
薦
基
建
股
，
但
我
認
為
基
建
股

已
炒
起
多
時
，
傳
統
板
塊
可
追
落
後
，

有
實
質
利
息
的
優
質
股
較
為
划
算
。
新

常
態
板
塊
股
份
也
不
應
忽
視
。

今
天
是﹁
冬
至﹂
，
天
氣
寒
冷
，
相

當
應
節
，
我
們
要
多
多
關
心
長
者
，
多

穿
寒
衣
。﹁
平
安
夜
，
聖
善
夜
，
萬
暗

中
，
光
華
射
…
…﹂
這
首
平
安
夜
之

歌
，
大
家
耳
熟
能
詳
，
在
這
風
不
平
浪

不
靜
的
日
子
，
真
盼
望
平
安
夜
能
平
安

渡
過
，
大
家
快
快
樂
樂
迎
接
聖
誕
老
人

的
來
臨
。

「聖誕鐘，買匯豐」？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趙 僖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民間傳說松鼠喜食板栗。


